
薇薇安的日记：九月—十月 

 
这日记是两个月前写的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非常地忙碌，因此没有什么多余的时
间，这一篇我只能选最重要的事情更新，也顺便简略地提一些其他的。 
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分享几张和八月份日记相关的图片。我有太多的照片，

却没有足够的空间分享它们。 

这棵巨木有100岁了。我想也许树木活得比动物长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维持静态；因此内部
没有产生太多的磨损。以此类推，如果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让细胞不必这么频繁地替换—



为什么我们不能长生不老呢？ 

约瑟芬和男孩儿们。在我之前发表的七月—八月日记可以读到相关故事。 

 

接下来要谈到的是，不只在过去两个月，可以说在我整个人生里， 
那些所有我曾经试着施加影响力以促成改变的事情之中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写了
一篇很短的分析文章，叫做 『终结资本主义』 
。我们把这篇文章印在传单上，在示威游行的场合分发，也把它贴在我个人自
传的前页，让这本书也成为传播此一信息的一种方式。这张传单的正面是一张
以红色和绿色划分的世界地图，它所呈现的是：一旦失控的气候变迁发生之后
，地球上所剩下的土地范围。 

这篇分析是具有爆炸性的，因为一旦你们读了，就会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是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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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根源，而且每件事都与它息息相关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你们将会采取行动。 

10月29日，星期三：我从最新的消息开始讲起。在我们回顾九月初的日记之前
，我必须让你们知道，每天的24小时，我是如何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做才能最
有效地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对抗气候变迁。感谢老天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议
题，但我们需要对这议题产生更强烈的急迫感。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将我们推到
悬崖的边缘，而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他们。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废话，他们所做
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。 

昨晚我和我的朋友保罗通电话，我想问他关于联合国的事。原因是：我有个机
会和潘基文进行半个小时｀面对面的个人会谈，但是我必须飞到维也纳去。我
的感觉是，我得先对想问他的事情有清楚的概念。保罗是一个艺术家和园艺师
，我认为他也是个政治哲学家。他寻求各种资讯，以针对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方
法，产生个人观点。 

保罗似乎记得所有的事情。 

我向他询问美国那使联合国无用武之地的否决权。他举了两个例子：1) 
从70年代开始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侵略，然而每一次
由联合国大会号召的行动都被美国行使否决权给破坏。2) 
在南非，最终美国向世界舆论妥协，取消他们的否决权，直到那时南非的种族
隔离才结束。我不记得美国（还有他们的英国盟友）是如何绕过联合国这一关
，在伊拉克进行不合法战争的细节。 

尽管如此，我知道联合国确实也做了一些很不错的工作，并且依然受到尊崇。
举例来说：它在世界各地推广 『以提供工作取代援助』 
的计画，我们的非洲包项目就是与这个计画相联结的。我认为联合国曾经有机
会可以保护爱德华·史诺登。我心里想着：潘基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？ 

对于去或是不去的决定，我一直到上床睡觉时还拿不定主意。我们为了反对人
口贩卖的议题设计了一张地毯，拍卖的活动潘基文也会参加。我一会儿想着：
不论如何我应该去参加这个我们赞助的活动；一会儿又想着：但除非必要我不
旅行... 对于是否该去没法儿下定决心。 



恰巧我时常在半夜醒来2~3个小时，夜里保持清醒对我而言不是个问题。我并
不需要很早就去工作，因为这是我的公司，我的工作时间很有弹性。 

我在脑海里想着很多事情，躺在那儿，一个想法衍生出另一个（从前我跟你们
提过我所记得的50个长语录，我十分享受把这些语录一句句回想一遍的过程）
。我近来一直在学德文，这会儿我记得一些新字，比如：『schwierig』 是 
『困难』 的意思，我用它造了一个句子：「这是困难的日子」 
。这个句子其实是和我的担忧联结在一起的。「我们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对抗
气候变迁所衍生的需求」，这个想法似乎对于我该问潘基文的问题，提供了显
而易见的答案。 

我将告诉他我所担忧的事，看看他能帮上些什么。我能请他不断地告诉大家气
候变迁的危机是很急迫的吗！？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有一股反资本主义的潮流
正逐渐风起云涌地产生。套句罗素·布兰德的话说：「我们必须瓦解资本主义以
拯救环境。」 
为了拯救环境，我们必须切换到绿色能源。而时机就是现在！政府还采取撙节
措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抓着资本主义不放。陈述沟通时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
是很重要的，透过使用这个词，人们可以看到每件事是如何地息息相关。潘基
文会用这个词吗？当然，除了那些从没想过，在资本主义之外，还可能有其他
经济体系存在之可能性的那些人，每个人都在使用这个词。当你不断引用资本
主义以称呼一个金融体系，你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：这不是『唯一』一个可行
的系统，可能还有其他的。我们可以有，也必须有一个不同的系统。我自己在
一年前也不怎么使用这个字，曾经用『那腐败的金融体系』 
来称呼资本主义，因为用这个字可能会被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，接着就没
有人会听你在说什么了。但现在透过资本主义这单一个词，你们可以一次性地
掌握我们所面临这些问题的因与果。 



 

嗯，我没有马上想到该问潘基文什么问题。我醒来时有两个词浮现脑海 ： 
『紧急』 和 『资本主义』 
，同时我感到非常地担忧。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抗争活动，而且随着参加者
的互相串联，抗争活动的趋势将愈益升高，但整体的急迫感还是不够强。照理
说我应该得准备好出门工作去，但我一直摸东摸西 — 烦恼着。 

最后我做了半小时的瑜珈，瑜珈安顿了我的身心。『锻炼』一词儿可以解释瑜
珈的作用：当你锻炼捶打金属时，你让它变得强壮有韧性。或者你可以拿一根
铁条并敲打它（通常用来敲打的是另一块铁），这么做会把铁条转变为磁铁。
瑜珈让你保持结实而有弹性，并且使你所有的细胞井然有序，为身心的系统找
到中心点。这让我心情愉悦。当我和人们交谈时，对我而言很重要而必须记得
的是：一般来说他们与我同在，而且能够进入当下的状况；与此同时，高收入
族群通常令人惊讶地搞不清楚状况，这说法也适用于一般的记者。公众比起在
媒体中的报导，对清楚认识事实的真相，投注更多的关切。 

做完瑜伽之后我用 「这是困难的日子」 
这个句子做了一首类似诗的作品。当我抵达工作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。 



 

我们用了中餐：沙拉 — 材料是生菜｀煮熟的甜根菜｀蛋与核桃；酱汁 — 
混合了蒜头｀柠檬还有油。我总是把生菜之类的食物带到工作的地方作为午餐
。良好的饮食，以及保持好身材的秘诀是，尽可能自己准备自己要吃的食物。 

 

我把之前提到的宣传摺页寄给潘基文，这样他就可以在我们会面之前先读过。 

安德瑞亚到义大利去，为金色标签作准备工作。他接着会从那里搭火车去见他
的家人，一起过万圣节。 

这天其余的时间我拒绝了一切干扰，设法完成了红色标签布料的分配计划。我
很开心能把我的 『诗』 
加进一个打印的图样，而且把我的文化之心涂鸦作为刺绣图案。对真正文化的
需求（而非消费）在我的行动主义中占了一大半的比重。这天结束时我感到快
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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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让我们回到九月初的时候，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答案是ye
s （赞成）。 

 

9月1日，星期一：我接受了苏格兰时装协会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。 
我对格子图案的热爱与获颁这奖项很有关联。在发表感言时，我借机谈到投赞
成票的重要性。你们需要读一读我的分析 『终结资本主义』 
，如此一来我就不必重复说明。我把重点放在民主的理念。在英格兰，除了主
要的两党，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因此可以说没有民主。我在演讲时提到：「我们
英格兰人必须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抗争；你们（苏格兰）可以有你们想要的政府
。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苏格兰或英格兰的年轻人在之后都跑来对我所做的演
说表达感谢。他们都想投赞成票，也都清楚自己投赞成票的原因。我注意到，
保罗·韦勒的儿女似乎对私人银行的意图知之甚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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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地球有益的，對經濟也是有益的；對地球有害的，對經濟也是有害的。對人
類好的，對地球也好。 
苏格兰有机会可以解开政府带着我们陷入的资本主义陷阱，建立一个奠基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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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力量｀具有真实价值的经济体系（参见绿色经济）。 
英国是个小岛，但它却极富信誉。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是幸运的；金
融上则位处英语系国家的中心。它也被美国牵着鼻子走。赞成（苏格兰独立）
的结果将对世界发送一阵冲击波，促使苏格兰成为拯救地球的催化剂。 

除了以再生能源为起头而建立的新经济模式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不这么做
，失控的气候变迁将会征服我们。 

9月14日，星期日：红色标签时装秀，伦敦。我们的模特儿特别为苏格兰独立
公投戴着 『Yes』 （赞成）的徽章，这场秀的主题则是 『民主在英国』 。 

 
 

http://climaterevolution.co.uk/wp/2014/02/07/green-economy/
http://climaterevolution.co.uk/wp/wp-content/uploads/2014/11/democracy-angel-tartan.jpg
http://climaterevolution.co.uk/wp/wp-content/uploads/2014/11/democracy-angel-tartan.jpg


 
 

9月4日，星期四：万亿基金会办了一个采用太阳能发电的派对。我发表了演说
。（和 『终结资本主义』 这篇分析相同的内容。） 

9月6日，星期六：参加在莎米家举办的派对。我和她的朋友们谈得很开心，尤
其是桑迪·托克斯维格和她太太黛比。如往常一般，我的目标是让和我接触的人
们更为投入停止气候变迁的诉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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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0日，星期三：为了即将登场的个人传记发行，我必须开始接受一些采访
。今天这一场是每日电讯报的访问。我感到很开心，因为合作的是大概有20年
没见的朋友克莉希·依蕾。她是最先对我所设计的时装感兴趣的记者之一。我对
她的记忆从还在国王路的小店铺工作时开始，她是我们的常客，不仅保存着一
路走来从我们这儿买的衣服，而且所有的衣服她都还持续地运用在穿搭上，今
天也不例外。我们的衣服真的很适合她。 

之后我到楼下加入克里斯蒂娜·亨德里克斯的摄影 — 
她穿着我们设计的礼服拍摄将刊登在好莱坞报导的照片，这是关于谁穿着什么
走了红地毯，还有谁设计了这衣服之类的报导。之后安德瑞亚也设法加入了我
们。克里斯蒂娜的演员丈夫杰弗瑞很喜欢他在一部政治电视剧里的角色。他们
是快乐的一对。 

9月17日，星期三：在公投前夕到苏格兰去，参加第4频道所举办｀约翰·史诺



主持的辩论会。赞成和反对两方的攻防并驾齐驱。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让我觉
得这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。那可能将发生的分裂可以导致改变，
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，从未有一刻像此刻般需要改革。 

在辩论场我们赢了，好，但后续呢？ 

罗拉和我坐在我们所住的旅馆喝饮料，两三位宾客也加入我们，是一段有趣的
对话。 

第二天早上我们挺早就离开了，我对这可能发生的事件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与
思考，到如今我并不在乎审判结果 — 精疲力尽了。 

晚一点，我发现我确实在意，心想如果真的发生该有多好！我猜我之前已经有
「这么好的事情应该不太可能发生」的心理准备。 

亚历克斯·萨尔蒙德是个真正的英雄。我所知最有趣的投票理由是：「我们如何
得知，如果苏格兰政治家们赢了，他们不会像威斯敏斯特那些一样坏？」 
赞成票在社交网路及青年族群中赢了。这股力量不会消失。 

9月21日，星期日：气候大游行，从天普堤岸到国会。我和彼得·加布里埃尔｀艾
玛·汤普森和彼得·塔歇尔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线，这游行大半由Avaaz  
（一个全球采取行动组织）所安排。感谢辛蒂和佩普做了组织动员，以及准备
标语等工作，很多公司里的同事都来了。走在前线的我抵达国会附近，作完（
一样的）演讲之后，游行队伍还持续地加入，那时也还有许多人在出发点天普
等着出发。估计参与人数：40,000人。下次我们应该在海德公园举行 
，更多志同道合的友伴。 

游行时我走在启·葛班波拉旁边，他的双腿瘫痪，坐在轮椅由他太太妮可推着走
。你们听说过他们的儿子赞恩吗？二月时发生在英格兰的洪水中，赞恩在含有
氰化氢的水淹到他们家那晚死了。同样的氰化氢伤害了启的神经而致使他瘫痪
。这虽然是相当为人所知的新闻，但那时我还没听说这件事。有关当局允许人
们在附近的一处掩埋场丢弃这类的氰化物，但政府事发后却规避责任，而且没
有提供任何的解释或帮助。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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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恩·葛班波拉，七岁，最近在萨里所发生的洪水使他因氰化氢中毒死亡。 

当政府在所有证据都显示出：一切用水力压裂采取页岩气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
毒化水源｀土地以及空气时，还试着要把这政策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
应该想想他们对待赞恩的行为。 

9月24—27日，星期三 — 
六：为了我们在星期六举行，以停止生态灭绝为主题的金色标签秀而到巴黎。 

http://www.endecocide.org/en/


节目笔记：我知道我每次都重复一样的内容，山姆 — 发型，瓦尔 — 
化妆，多米尼克 — 音乐，东尼 — 
灯光；还有我最好也提一下做指甲的玛瑞翁，他们让事情进行得更为顺利。 



多米尼克·埃姆里希为我们走秀的音乐作曲 

这场秀得到很好的评价，当然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喜欢。 

我们在巴黎待了几天，很不错。雅丝敏的小店正式开张了。除了造型师的工作
之外，她还设计自己的内衣品牌 ： 雅丝敏·艾斯拉米。这些衣物看来如此脆弱 
却又坚韧 — 
漂亮的东西。大家｀安德瑞亚还有我都很喜爱雅丝敏，她总是笑容满面。 

我们到雅克马尔·安德烈博物馆看佩鲁吉诺的展览，相当精彩。在国家美术馆也
有很多他的作品。因为佩鲁吉诺启发了拉斐尔，那儿也展示了拉斐尔的画作，
而拉斐尔的画则更深一层。我无法相信有任何事物可以达到如此深远的境地，
但他做到了。突然间，安德瑞亚以坚决的口吻说：「没有人，没有人能画得像
拉斐尔一般」 。 



5年前我从塞恩斯伯里超市买了这盆植物，照顾指南的最后一句是“用后丢弃植物”，我没照
着做，从那时起它一直花开不断。花盆是天鹅造型。 

 


